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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「鈴——鈴——鈴——」



催命的鈴聲終於響了。



「OK，now， class is over！」



我隨意整理了一下講桌上的課件，帶著它們離開了教室。



我叫林筱羽。



我是一名英語老師。



今天是學年的最後一天。剛剛響起的，是今天最後一節課的下課鈴。



這意味著我就要被處決了。



這個年代，老師全部由女性擔任，而且都變成了一次性用品。



每一年，所有教課的老師都會被處決，而那些來自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將會取代我們的位置，並且在學校度過她們的最後一年，最後和我們一樣，在學校的操場上被處決。



回到了辦公室，我把課件整理好，放回了抽屜。



我的下一任會用得著這個吧。



香奈兒的香水，還有小半瓶，也留給她了。



不知道會是個什麼樣的女孩子，也許是個和坐我對面的王婷婷一樣，留著披肩長髮，瘦瘦高高，皮膚白皙的女孩，笑起來會有兩個小酒窩，很可愛；



也許是個和剛走進門的張蕾一樣，紮著馬尾，戴著眼鏡，身材高挑而結實，小麥色皮膚的女孩；



又可能是個和正在換衣服的胡雯瑾一樣，短頭髮，身材嬌小玲瓏，圓圓臉，像個瓷娃娃一樣的女孩；



也可能和我一樣，沒什麼特別的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皮膚既不算很白，也沒有很黑，一個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女孩。



「哎，筱羽！」王婷婷打斷了我的思緒，「等下處決，妳打算穿什麼呀？」



「就這身吧。」我隨口答道。



和往常一樣，我穿著深藍色的西服套裙，裡面穿了件白襯衫，腳上穿著黑絲襪和黑色的高跟皮鞋。



事實上我仍然感覺不到就要被處決的刺激。好像我還有明天，可以約上幾個好友一起去逛街一樣。



「妳也真沉得住氣。哎，最後一次了，妳真的不想穿漂亮點？」



王婷婷是個數學老師，她今天穿著的，是一件白色的絲織晚禮服，胸口有個深V型的開口，一對豐滿的玉乳似乎呼之欲出。



後裙擺很長，像婚紗一眼拖得老遠，但是前裙擺卻很短，還有一個高高的岔口，隱約可以看到她的私密部位——



這妮子我太瞭解她了，今天她絕對不會穿內褲的。



她的腿上是一雙奶白色的長筒絲襪，透過裙子，依稀可以看到蕾絲邊，腳上是一雙銀白色的高跟鞋，左腳腳踝上海綁著一個白色的蝴蝶結。

我記得她就是穿著這身去上課的，吸引了不少眼球。



「婷婷，妳有見過筱羽穿漂亮衣服嗎？她做什麼事都是一本正經的，甚至不敢在課堂上和男生玩互動。放在古時候，她是個好老師，但現在都什麼年代了？」



說話的是張蕾，和我一樣教英語。



她的課堂氣氛可比我的要活躍得多，原因就在於她真的什麼都敢「做」。



上完課回來，她的下半身總是脹鼓鼓的，散發著一股異味。



她很受學生的喜歡，但教導主任卻不怎麼把她當回事：因為比起成績來，她的班比我的班，可要差上一大截。



今天她當然也會……



呃，出人意料的豪放。



她的，呃，「衣服」，確切地說是一根紅色的繩子，把她的雙手結結實實地綁在了背後。



張蕾原本就傲人的身材經過捆綁，更加突出，那對乳房還被繩子勒了一兩圈，顯得更加巨大，腰肢上也繞了一圈繩子，把她纖細的腰肢完美地展現了出來。



除了那根繩子，她全身上下什麼都沒穿……



哦，她的腳上，還是穿著一雙黑色的皮靴的。



「張蕾妳別說這個了，筱羽這樣，同學們說不定會喜歡的。哎，筱羽，妳喜歡什麼樣的死法啊？別和我說隨便哦，我可是看過妳電腦的。」



胡雯瑾的穿著……



粉色帶花邊的無袖上衣，粉色的紗質泡泡裙，粉色的絲襪，還有粉色的高跟涼鞋。



更過分的是，她的兩個手腕上還各有一個水晶手鏈，頭上還頂著一個花哨的頭環，衣服的前胸上，印著大大的「FAIRY」！



呃，雯瑾啊，妳再怎麼蘿莉，年齡擺在那兒，妳裝什麼fairy？



哦，對了，不管你們信不信，她是教歷史的。



不過我忍住沒說。



「絞刑吧。雯瑾妳呢？」



「斬首。婷婷呢？」



「其實我更喜歡槍決的。可惜有槍枝管理條例在……哎，還是斬首吧。絞刑太痛苦，我怕受不了。」



「妳們都太普通了。」張蕾對我們搖著手指說。



「那妳喜歡什麼？」王婷婷問。



「被倒吊著從陰部劈成兩半。我和學校打了報告，他們批了。」張蕾說著，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。



膽小的王婷婷忍不住吸了一口氣。看著她蒼白的小臉蛋，張蕾笑得更開心了。



一般如果是斬首或者絞刑這樣的常見方式，是不需要和特別報告的。學校會有標準的絞架和標準的斷頭台。



如果需要被刀斧之類的砍掉腦袋，學校也會有木樁，但是刀斧手得自己準備。



一些特殊要求，比如說電刑，又比如說張蕾那種處刑方式，需要提前告知校方，申請批准。



門忽然開了。一個穿著黑色緊身皮衣的女人站在門口。



她是年級組組長周琳，同樣也是個老師，她是教語文的：「姑娘們，時候到了！」



大家有些不情願地站起來往外走。



我最後看了一眼辦公桌，心裡有些酸酸的。



來到了操場上，同學們已經等著了。



幾個男生站在操場中間，女生們站得遠一些。



那些男生可以各自選一個老師，在最後時刻和她做一次。



儘管是混校，但是待處決的老師還是遠遠多於男生的。



男生們一般都會選擇自己的老師。



我教的兩個班裡，只有一個男生，那個男生一上來就把王婷婷挑走了。



不過出乎意料的，還是有個男生挑中了我。



長得挺秀氣，白白淨淨的，身材還算挺拔，手臂和小腹上還有些肌肉。



「這位老師，怎麼稱呼？」



「林筱羽。可以叫我林老師，也可以叫我筱羽。」



「林老師，那……您喜歡什麼樣的姿勢呢？」



「隨你吧。你那種最拿手，就用哪種。」



「那……後入式可以嗎？」



「沒問題。」



「那請您轉過身，跪著趴下好嗎？」



他倒是挺客氣的。



那邊挑中婷婷的男生，粗暴得都快把她的晚禮服撕破了。



我順從地趴下了。屁股高高翹起，以方便他的進入。



他掀起了我的裙子，拉下了我的絲襪和內褲。



他伸手在我的私處摸了一把，因為死亡的臨近，我的下身早就濕潤了。



他拍了拍我的屁股，然後直接進入了我的身體，開始奮力抽插。



不知怎麼回事，明明知道是最後一次了，我的身體就是興奮不起來。如果換成是張蕾，恐怕早已是花枝亂顫了吧？



我這樣想著，轉動腦袋看了看四周，出乎我意料的，張蕾竟然好端端的站在那兒，沒有一個男生選她！



而她冷冷地看著我，好像難以理解為什麼我會被選中。



一種優越感油然而生，我也開始扭著屁股，取悅那個男生。



只是這麼一個小小的鼓勵，那個男生便抽送得更厲害了。



「對了，為什麼選我呀？」



「因為您在她們當中，最像一個老師啊。」



「像老師？啊……」



「對啊，平時上課的時候，我也幻想著和老師做愛。本來這是個好機會的，不過操場上的老師都不是平時老師的樣子，除了您。」



「同學你還真靦腆吶……啊……其實老師們也很希望……啊……能和男生們做愛的……啊……下次可以試試主動約她們……啊……她們會高興的。」



身體一下子有了感覺。我完全放鬆了自己，把自己交給了本能。



身體做出了最原始最本能的動作，而這些動作製造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快感，漸漸的，我感覺到一股巨浪湧來。



男生抽插的頻率也越來越快，越來越快，終於，我愉快地呻吟了一聲，洩了身，他的陽具也抽搐了幾下，射了精。



「林老師，謝謝妳。」



他輕輕把我放在地上，讓我獨自享受最後的高潮。



「同學！」



我叫住了他。他有些不解地回過頭看了看我。



「把這個拿走吧。」



我指了指自己的內褲，對他說：「我本來覺得不會被選中的。既然你願意和我……做……那這個你就拿去，做個紀念，好嗎？」



他高興地點了點頭，跑過來脫下了我的內褲，如獲至寶般地捧在手裡。



這樣的男生，也不多見了呢。



處決正式開始了。



我走到了絞刑架下，把自己的工作證扔進了一個箱子。等下教務處的人會抽取工作證，抽到的就要上去接受行刑。



「陳文靜。」



工作人員念出了第一個名字。



一個穿著白色婚紗的女孩走上了絞刑架。她戰戰兢兢地站在一個凳子上，脖子套上了繩圈。



一切就緒之後，凳子被抽掉了。



她的臉很快漲紅，性感的身軀開始扭動，裙擺下，兩條修長的大腿開始踢蹬。



等下我也會像她那樣吧。



我的裙擺不長，舞蹈起來應該會比她更性感的……



呀，我在想什麼啊？



我看了看不遠處的斬首區。



胡雯瑾運氣不好，第一個就被抽中行刑了。



粉紅色的她一蹦一跳地走到了一個木椿旁，後面跟著的，是穿著一身黑色緊身衣的周琳，她的手上還拿著一把巨斧。



周琳輕輕地在雯瑾的肩膀上按了按，文瑾就順從地跪下了。



這兩個人的組合，就好像天使和惡魔一般。



大概是事前商量好的吧。



小天使把脖子放在了木椿的凹槽上，用力伸長了脖子，周琳輕輕撥開了幾縷礙事的髮絲，撫摸著她雪白的頸部把玩了一陣。



然後，文瑾感覺到周琳高舉起斧子，重重地揮下，鋒利的斧刃毫不猶豫地切開了文瑾的皮膚，斬斷了她的頸骨，她可愛的人頭「咚」的一聲落在了地上，滾出了好幾米遠。



無頭的身子忽然跪坐起來，鮮血從她的斷頸處向上噴出，足有一人多高。



周琳忽然猛地把皮靴踩在文瑾的背上，文瑾無頭的身子蜷縮著被踩在地上，再也做不出什麼激烈的掙扎，只有兩條手臂不斷揮舞著，好像在尋找什麼東西一樣雙腿雖然沒什麼動作，但是鞋子已經被踢掉了一隻。



周琳另一隻腳又向前跨了一步，拎起文瑾的頭，對著眾人展示了一下，好像一個得勝的惡魔。



文瑾的眼睛殘留的光彩閃爍了一下，便永遠黯淡了下去。



這時，她身體的動作也漸漸停止了。



周琳挪開了踩著文瑾的那隻腳，把文瑾的人頭扔在了一個框子裡。



文瑾的身子一下子癱軟在地上。



兩個志願者男生幫忙把她的身體搬到了一輛車上。她的身體會送入食堂，作為大家假期前的最後一餐。



我們也會是一樣的下場。



這邊陳文靜的掙扎仍在繼續。不過第二個絞架立好了。



這次依然不是我。我更關注場地的中央。



張蕾站在那兒，她身上紅色的繩子很顯眼。



她要的道具其實很簡單，就是一個架子，可以把她兩腳叉開倒吊在上面那種。



兩個處刑者把她的兩隻腳分別綁上，然後用繩子拉起來。



不一會兒，張蕾便像升旗一樣被拉了起來，倒吊在了架子上。



一個處刑者拿起了鋸子，張蕾衝她笑了笑，那個處刑者會意，走到她身後，把鋸子對準了陰道口，開始從上到下鋸開她的身體。



「哇啊啊啊！！！！」



淒厲的叫聲迴盪在操場上空。



事實上張蕾原本是決定不發出叫喊的，但是當私密部位被鋸開的時候，痛苦太強烈了。她咬著牙感受著從自己的下半身傳來的撕裂感，慢慢的，她發現這些撕裂感中隱藏著快感，而撕裂感累加在一起的同時，快感也愈發明顯了——甚至將要形成一次高潮！



但是期待已久的高潮並沒有來臨，鋸子很快鋸開了她的子宮，到達了她的腹腔。



「不，不要……」



張蕾呢喃地說著。



那個站在一邊的處刑者輕蔑地冷笑了一聲：「怎麼，這可是妳自己要求的！現在後悔可來不及了！」



張蕾當然在後悔，她在後悔應該事先讓鋸子鋸慢一點。



不過已經晚了。她承受著劇痛，很難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，更別說是辯解了。



她拚命地搖著頭，旁人看來，只是賣騷的表現。



然而就算是賣騷，她也沒賣多久。



鋸子順利往下鋸，很快就把她的胸腔一分為二。



張蕾翻了翻白眼，此刻她已經死了，只能時不時抽搐幾下。



處刑人仍然沒有停手，直到把她的頭也鋸成了兩半。



她的兩片身體完全分開了，內臟、血液還有腦漿都流了出來，落在了地上，形成了好大的一灘。



我想，這一定是迄今為止最難善後的處決了。



斬首區那兒，現在輪到王婷婷了。



婷婷選擇了斷頭台。



她看了好幾個認識的、不認識的同事接受了處決，心裡反而平靜了下來，沒有一開始那麼恐慌了。



她把脖子伸進了斷頭台下方擋板的凹槽上，然後她聽到「卡噠」一聲，她知道上半個擋板也已經合上了，現在她的脖子已經被鎖在斷頭台上，隨時會被斬斷了……



「等等！」她忽然叫了一聲。



「怎麼說？」



「那個……能把繩子給我，讓我自己來嗎？」王婷婷怯生生的說。



那個處刑人似乎很欽佩婷婷的勇氣，對她豎了豎大拇指，還在她臉頰上親了一下，把繩子拉緊遞到了她的手上。



「哦，現在命運在妳自己手上了，只要妳鬆手，妳的小腦袋就會被切下來了。」



「嗯，多謝。」



婷婷閉上了眼睛，回憶起了她短短二十年人生中所經歷的事。



她和普通的女孩一樣，都是在育兒所長大，然後就近讀了小學，上中學，中學裡她喜歡上了一個男生，但是卻不敢做非分之想；



中學畢業之後她決心做一名老師回報社會，現在終於得償所願，在辛勞付出了一年之後，她可以永久的休息了。



往昔的一幕幕在她的眼前不斷浮現。



她鬆開了繩子，刀刃飛馳而下，她只覺得脖子一涼，刀刃毫不留情地切斷了她細嫩的脖頸。



哦，天地在旋轉……



好痛！



是人頭落地了嗎？



那身子呢？



斷頭台的另一邊，安安靜靜地躺著一個美人，穿著聖潔的白裙子。



啊！現在已經被鮮血染成紅裙子了。那個睡美人就是自己嗎？



就這樣一直睡下去，睡下去……



婷婷的身子不像其她女孩那樣，失去了頭顱之後還能來一段舞蹈，她就安安靜靜地躺在那兒，好像在等著王子過來抱走她的身體。



不一會兒，真有一個「王子」出現了。



他輕輕抱起了婷婷的身子，一手托著婷婷穿著絲襪的潔白美腿，另一手托著婷婷光滑細膩的背脊，邁著沉穩的步子，抱著她上了「馬車」。



另一個「王子」就沒這麼溫柔了。



他彎下腰，抓起了她的頭髮，像扔鏈球一樣，把婷婷的頭扔進了一個筐裡，和其她被砍下頭的老師相聚了。



處刑仍在繼續。



老師的數量一個個在減少。



操場上忙碌著的，更多的是工作人員而不是受刑的老師。



「林筱羽！」



終於到我了。



之前那位老師被從絞架上放下，然後抬走了。



我將和她一樣被掛在上面，然後放下，抬走。



在工作人員眼中，我和她，沒有區別吧。



我站上了小板凳，把繩圈套在了脖子上。



一個處刑者拉了拉繩子，繩圈被拉高了一些，我只能雙腳勉強踮著站在凳子上了，呼吸也越來越困難。



我看到那個人已經固定好了繩子，隨時都有可能開始行刑了。



我感覺到小腿在微微顫抖。是死亡的臨近帶來的恐懼，還是即將解脫所帶來的喜悅？



我沒時間考慮這麼多了。凳子被踢翻，兩隻腳失去了著力點，開始在空中晃蕩。



我想叫，但是嘴裡只能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；



然後我意識到自己的腳是繃直的，一條腿正一蹬一蹬的，拚命向下探，想要尋找支點，但是怎麼可能找得到？



我心中輕輕哂笑了一聲，一隻手開始不自覺的攀了上去，摸到了上面的絞繩。



我用力握住，脖子上輕鬆了不少，清新的空氣開始湧入我的肺腔——



雖然只有一點點，微不足道的一點點。



不過這種姿勢沒能持續長久，雖然沒有人過來制止我，我卻感覺到體力正在快速流失，脖子上的繩索又漸漸重新箍緊了。



此刻的我究竟是什麼樣的呢？



臉一定已經是豬肝色的了，舌頭也已經伸出來了，衣服最上面的兩顆扣子大概已經繃掉了吧。



昨天晚上我可是故意做了手腳的。



啊，大家都在看著我，那我也不負眾望，為你們跳支舞吧！



我的雙腿開始無規律地踢蹬，包裹著黑色絲襪的秀腿在空中飛舞著，不斷地劃出一個個變幻莫測的符號。



裙子也隨著踢蹬不停地上下翻飛，不時露出我那神秘的花徑。



若是仔細看，一定能看到我的私處上凝著一顆顆漂亮的小水珠。



啊，此刻若是能有什麼東西能充實我的下身……



呀，羞死了！



不經意間，我的大腦充盈著快樂的感覺，痛苦減輕了，不再那樣難以忍受了。



我感覺自己變成了一隻小鳥，張開翅膀飛呀，飛呀……



不過在旁人眼中，我只是徒勞地揮舞著雙臂，做出無謂的掙扎。



快感隨著時間的積累逐漸堆積起來，但是因為遲遲得不到滿足，最後全數變成了痛苦，向我襲來。



這種劇變一下子把我從雲端拉到了地獄，我的雙腿開始了更加劇烈的踢蹬，「啪嗒」一聲，一隻高跟鞋落地了。



我分不清是哪隻腳上的，我只知道不久，另一隻高跟鞋也會落地。



這樣可不行，我在電腦上看過，這種劇烈的掙扎持續不了多久，而且結束的時刻便是受刑人死亡之時。我必須重新掌控節奏，像剛才那樣！



但是這樣的想法是徒勞的。我的意識開始變得模糊，漸漸失去了對身體的掌控權。



我感覺到左邊乳房一涼，大概是完全從衣服裡蹦出來了吧。



算了，既然控制不了，那就隨他去吧。



我放棄了抵抗，任憑身體無助地掙扎著。



忽然，我的意識好像被抽離了身體。



我的眼前，出現了一個絞架，絞架上掛著的，是一個女人，就是我自己！



我的上衣如同我想像的那樣，上面的扣子已經掉了，左邊的乳房已經掙脫了襯衣和西服，跳了出來。



隨著我的身體一同抽搐著，上下跳動，另一邊的乳房也是鼓鼓漲漲的，跳出來只是早晚的事。



我的兩條秀腿不斷的在空中畫著圈，掉了的高跟鞋是右腳上的，左邊那只也僅僅是掛在那兒，隨時都可能掉下來。



我的臉已經漲成了深紫色，舌頭長長地吐了出來，真是難看死了！



我饒有興致地看了一會兒，掙扎的幅度很快變弱了，兩條腿也從踢蹬慢慢變成了抽搐，無力地垂了下來。



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兩條腿是那麼長，那麼漂亮，細細長長的，被黑色的絲襪包裹著，顯得格外迷人。



大腿上有些亮晶晶的，大概是……



呀，真羞人！



我的身體終於徹底的安靜了下來，只是像風鈴一樣隨風擺盪著。



我已經死了吧。



尿液沿著我的美腿流下，從腳尖一滴一滴流到了地上，在下面形成了小小的一灘。



「都結束了，筱羽。」



我循聲望去，婷婷正笑吟吟地看著我，臉上掛著那兩個招牌式的小酒窩。



她的身後，有張蕾、文瑾，還有我其他死去的好友們。



「嗯，結束了，婷婷。」我回應她說。



「那麼，我們一起上路吧？」



我點了點頭。



她輕輕拉起我的手，一起飛向未知的彼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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